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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富汗战地采访散记 . 陈俊锋 .

战地记者总是穿行于炮火与硝烟

中
,

用自己的汗水
、

泪水
、

鲜血去目击
、

体验战争及其酿成的苦果
,

甚至成为

战争的牺牲品
。

但这是他们的职业
,

他

们的任务是向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

们再现战争的进程
,

传递亲历的战火

的残酷与苦难后的感受
。

正如俄罗斯

战地记者在寄语他们国内的读者和观

众时说的 : 你们在后方从媒体上看到

的
,

正是我们所正在亲身经历的
。

在阿

富汗这次采访正是如此
。

由于常年战

乱
,

其领土上被各派武装埋没了 40 00

多万枚地雷
。

记者在采访途中一定要

沿着有人走过的路走
,

在雷区则要踩

着别人的脚印走
。

在条件许可的情况

下
,

尽可能雇用可靠的当地向导
。

如果

开车途中路遇拦车
、

搭车的人
,

绝不能

减速或停车
,

而应该尽快通过
。

在前线阵地采访
,

一定要问清楚

敌方阵地的距离
。

如果距离比较近
,

千

万不能站直身体
。

我在阿富汗北方联

盟的阵地采访时
,

最近曾到达了距离

塔利班阵地仅一公里的地方
。

我用肉

眼可以看见塔利班的车辆
,

尤其在阳

光非常好的时候
,

车辆玻璃窗闪着的

寒光清晰可见
。

但是
,

对方狙击手通过

步枪瞄准器可以毫不费劲地看清我
,

并且能有效地向我射击
。

在这种情况

下
、

摄影记者冒的风险最大
,

因此
,

从

一定意义上讲
,

许多珍贵的图片都是

陈俊锋在北方联盟 的前沿阵地的战峰中未访

记者拿生命换来的
。

我们是第一 批进人阿富汗的中国

记者
,

从 10 月 23 R 到 2 7 日进行了 5 天

5夜的采访
。

我作为新华社派往阿富汗

采访的记者小组组长
,

同另外两名同

事一起
,

整理好行装
,

带上发稿用的便

携电脑
、

卫星电话和相机
,

也带 卜了防

身用的防毒面具
、

钢盔和防弹衣 10) j

15 「1清晨
,

在大雾笼罩着招个北京城

的时刻
,

我离开家出发 J’
、

光是取道新

辘
、

!冶萨克斯月t的阿拉木图
、

址后抵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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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
。

在杜尚别
,

我

们找到了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可以办理

合法签证进入阿富汗的途径
。

我知道

这一趟采访将不虚此行
。

在杜尚别
,

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中

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馆
。

由于赴塔采

访的记者非常多
,

首先要解决的就是

住宿问题
。

在中国使馆的帮助下
,

我们

住上了塔首都三大旅馆之一的
“

杜尚

别
”

宾馆
。

我们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中国

大使
,

外交官的消息是非常灵通的
,

请

他给我们谈了一上午
,

比较全面地了

解了塔吉克斯担和阿富汗的情况
。

后

来在我们办理赴阿富汗的签证时
,

由

于我们的手续不全
,

中国大使馆给我

们开 了英文照会
。

中国使馆平时主要

是开俄文照会的
,

但阿富汗使馆只认

英文的
。

在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努力

下
,

找来了一份
“

样板
” ,

费了很大的

劲终于为我们办妥了这事
。

这份英文

照会受到阿富汗拉巴尼政权驻塔大使

馆的欢迎
,

他们认为这是最有效力的

证明文件
。

同当地宫员搞好关系
,

采访就有

了保障
。

在去塔吉克斯坦前
,

我的一位

记者朋友说他过去认识塔总统新闻秘

书
.

但不知道此人还在不在这个职位

上了
。

我就把这个官员的名字记下来
.

到了塔吉克斯坦后我通过一份周报
,

了解到此人还在总统新闻秘书的职位

上工作
。

我在塔外交部办理记者证的

时候
,

又从那里打听到了他的办公室

电话
,

并迅速同他取得了联系
,

建立了

很好的关系
。

这位官员在同我们未曾

谋面的情况下就开始帮我们
。

他把他

亲自手写的新闻稿及时文传到我们住

的宾馆
,

令住在同一宾馆的外国记者

大为羡慕
。

在我们头一天去塔外交部新闻司

注册时
,

我们发现新闻司副司长纳兹

利耶夫表现出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
,

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一点同他建立了良

好的关系
,

他把家里的电话都告诉了

我们
。

在报道土耳其总统访问塔吉克

斯坦时
,

这个电话发挥了重要作用
。

在

原来的记者现场采访名单中
,

没有我

们的名子
,

通过这位朋友临时添上了

我们的名字
,

并通报给了各个活动场

所的警卫人员
。

使这次采访顺利成功
。

另一次是
,

采访第一架运送 日本人道

主义援助物资的飞机抵达杜尚别的报

道
。

在 9
·

11 事件后
,

记者要想进入塔

吉克斯坦的任何一个军用机场采访都

是十分困难的
。

这次只允许日本记者

和塔本国记者进人机场
,

别的外国记

者一律不让进入
。

我们又向那位总统

新闻秘书求助
,

虽然这些都没能起到

实际作用
,

但我们燕得了时间
。

等到了

前来为人道主义运送物资举行仪式的

塔方紧急情况部的副部长
。

此人对中

国也十分友好
,

并且多次到过中国
。

我

们紧紧抓住他
,

请他务必说服机场最

高指挥官
,

在他的再三努力下我们终

于进人了机场
。

采访到了第一架运送

人道搜助物资的日本飞机抵达的情况
。

在俄总统普京抵杜尚别访问当天
,

我们在偶然的情况下碰到了正在休假

中的塔总统车队的司机
,

我们当机立

断决定临时雇用他
,

他在我们对普京

进行跟踪采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

作用
。

他带我们去总统车队
,

了解了当

天俄国防部长
、

外交部长和联邦安全

局长来访的情况
,

以及普京抵塔的时

间
。

同时我们还通过车队的内线电话

找到了正忙得团团转的塔总统的那位

新闻秘书
,

并从他那里探听到普京在

杜尚别会谈的计划
,

使得整个采访进

行得极其顺利
。

善于请求别人的帮助包括和各行

各业的人打交道
。

在去阿富汗的途中
,

我发现了我们的装备同外国同行的差

距
。

生活用品上的差距就不提了
、

最令

我羡慕的是外国记者带的小型发电机
,

我们去阿富汗路上最担心的不是战地

的危险
,

而是没有电
,

发不出稿
。

当我

发现有五个韩国记者带了发电机后
,

就一路同他们拉关系
,

看时机成熟后
,

就提出在没有电的时候能否用一下他

们电的问题
,

他们爽快地答应了
,

还表

示要向我们提供著名的韩国方便面
。

这让我非常感动
,

有他们的那句话
,

我

总算稍稍安了点心
。

后来我们也帮了

韩国记者的忙
,

在两名韩国记者因电

话问题发不出图片稿时
,

我们在征得

国内同意的情况下帮他们发了稿
。

在阿富汗采访的生活是危险
、

艰

苦的
。

我们没有罐头
,

没有饼干
,

只有

10 个妞
。

这是从塔吉克的首都杜尚别

买的
。

我们住的地方有供应饭的
。

有羊

肉抓饭
,

有豆子熬成的糊
,

还有薄饼
,

但是数量非常少
,

四五十个记者只提

供三盘饭
,

然后是两盘豆糊
,

而月 5 分

钟以后就没有了
。

我们一般是白天出

去采访
,

晚上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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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采访的东西发出来
。

在这么繁忙

的情况下
,

吃不上那里提供的饭
,

所以

这 10 个谊带对了
。

在这些天
,

由于我

们光吃谈
,

加上气候干燥
,

现在我们的

手上还在掉皮
,

每天掉很多皮
。

在阿富汗
,

虽然我们没有遇到直

接的生命危险
,

其实危险时刻伴随着

我们
。

有五六个方面的危险
.

这里不妨

稍说几例
。

第一个方面的危险就是我

们去战壕采访的时候
,

我们经常在离

塔利班阵地很近的地方活动
,

在前线

时我们遇到炮击
,

塔利班往我们站的

地方打迫击炮
,

经验很足的北方联盟

的战地将军告诉我们
,

炮声响了就没

事了
。

那两声以后
,

战地将军马上让我

们撤走了
,

这是在战壕的一种危险
。

我

们租用的吉普车是苏联的老式吉普车
。

摄影记者需要随时停车
,

随时拍照
,

可

每次停车就溜出去二三十米
、

我们以

为司机对我们有意见
。

但当我们在撤

离阿富汗的前一天
,

我试了试吉普车
,

原来没有刹车
,

下坡时就非常危险
。

所

有的记者都带着美元现金
,

但那儿没

有银行
,

不能用支票
,

也不能刷卡
。

现

金带得越多
,

危险性就越大
.

那些当兵

的都非常穷
,

有些都是为了钱来打仗

的
,

纪律非常松散
.

如果当兵的要把你

打掉
,

也就听天由命了
。

在阿富汗
,

我们还遇上了一种危

险
,

那就是污染问题
。

我们的驻地在阿

富汗北方的胡加尔巴霍金
,

这个驻地

的上游有一个一万多人的难民营
。

难

民营的环境非常差
,

排泄物都是直接

排人河水里
。

到那儿以后
,

我们只能用

难民营下游的水
,

用它刷牙洗脸
。

喝的

水虽是烧开的
,

但是仍然不安全
,

外国

记者自带饮用水
,

都不喝那个水
。

最后

还有一个危险是
,

我们经常同外国记

者在一起采访
。

其中有美国
、

英国的记

者
,

他们是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
,

最近

接连发生记者遇难的事
,

令人痛惜
。

在这段日子里
,

使我们感触最深

的还是那里的难民
。

在难民营里
,

我们

接触了老人
、

孩子
、

男人和妇女
。

我们

发现
,

他们谈到家人死亡时
,

眼中都没

有泪水
。

我们采访一个 10 岁的孩子
,

他

说起前天炮弹炸死了他的父亲和哥哥

像说别人的事
。

他自己被炸掉了一条

右腿
,

生殖器也炸坏了
,

腰间拴个尿袋

走来走去
,

说起话还笑呢
。

有一个 12

岁的女孩
,

得了疟疾无药可治
,

在一点

点等死
,

说起这些她很漠然
,

那双眼睛

里流露出了哀伤和无助
。

我给她一块

大白兔奶糖
,

她舔了一下再包上
,

另一

个孩子把咬剩的一半给了旁边的弟弟
,

看着弟弟怎么吃
。

这些景象令人心痛
,

让人流泪!

阿富汗打了 20 多年的战争后
,

国

家完全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
。

这是一

个部族纷杂
,

军阀众多的国家
。

我们采

访的每 30 0 人中就 平均有一个将军
。

老百姓对外界都不了解
。 “

9 11
”

事件

以后
,

他们对和平是寄予厚望的
.

以

前
,

常年的战争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

关注
,

没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
.

这次不

同
,

国际社会把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到

阿富汗
,

这使阿畜汗的老百姓粉到了

和平的希望
.

从他们的市场上也反映

了这个现象
,

阿富汗货币
“

阿宫汗尼
”

在市场上
,

轰炸前跟美元比价是 14 万
比1

,

轰炸以后
、

最高达到8万比l
,

老

百姓觉得有盼头
,

有希望
。

他们对于美

国给予厚望也好
,

对于国际社会给予

厚望也好
,

对于饱受战乱的老百姓
,

他

们的这种希望是能让人理解的
.

在阿富汗
,

跟外国记者比
,

我们有

优势
。

第一
,

我们吃苦耐劳
.

在北方联

盟的新闻中心工作到最晚的记者是我

们中国记者
,

一般都是凌晨2点到3点
,

那时候外国记者都睡了
。

第二
,

我们配

备的设备是一流的
.

我们摄影记者的

相机
,

全球就50 几台
,

是最新最好的

数码相机
。

我们携带的海事卫星的速

度
,

传一张普通照片是十分钟
,

15 0万

汉字的数据量
,

它的速度甚至快于北

京市内的电话交流
。

第三
,

我们中国记

者跟人相处非常亲善
。

虽然我们钱带

得不多
,

但是我们还尽量给别人提供

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
.

如果说有什么差距的话
,

西方记

者更关注的是炸弹落在地上的那种烟

尘
,

他们认为这很威武
,

尤其是美国的

记者
。

他们把关注重点集中在怎么打

塔利班
,

怎么轰炸这方面
,

别的西方记

者也一样
。

他们甚至愿意去拍那些破

衣烂衫拿着枪的士兵
,

拍他们打枪打

炮
。

我们除了关注战争以外
,

还把目光

更多地投向战火下老百姓的生活
,

传

递出一种要和平不要战争的信息
。

这

就是我们和西方记者关注点不一样之

处
。

我们不希望世界上有战争
,

真的不

希望有
“

战地记者
”

这种职业
.

但是只

要有战争
,

我们作记者的还是要去采

访的
,

尤其是通讯社的记者
.

这是记者

这个职业的最高表现形式
,

是我们的

荣耀
,

也是我们心中的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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